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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湘楚、山水湖

南”，湖南自古就是一个山
川俊美、人文荟萃之地。当二
十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一
次偶然发现将世界的目光聚
集到这里。在长沙走马楼建
筑工地上的一口古井中，发
现了十余万枚三国时期的简

牍，这批简牍的发现不仅填
补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史料
的不足，也改写了我国简牍
发现和研究的历史。

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的

了解更多的是从民间传说或
小说演义中得到的，而真正能
够反映历史原貌的资料少得
可怜。这次发现的10余万枚简
牍，超过了200万字，可谓洋洋
大观。从目前整理的一小部分
看，内容包括赋税、户籍、仓库

管理、钱粮进出、军民屯田、往
来书信等，涉及社会的各个方
面，对于了解长沙郡及吴国的
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走马楼简牍发现以前，
西北地区是发现简牍最多的
地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强，这主要是由当地的气候
条件和自然环境决定的。西
北地区气候干燥，降雨稀少，
简牍不易霉变腐烂，比较容
易保存。而在湖南这样一个
温暖多雨、空气潮湿的地区，
似乎并不具备保存简牍安然

度过近两千年岁月的条件。
而走马楼的那口水井为

这批简牍的保存提供了良好
的小环境。水井井口上部已经
遭到破坏，被破坏的井口距离
现在地表约有8米，深度在8

米以上，废弃之后上部又被大
量的泥土覆盖，简牍长期处在
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土壤和
水分的酸碱度适中，极利于简
牍的保存。而且，据说在已经

清理的部分简牍上还发现了
使用桐油涂刷的痕迹，这也为

简牍的保存增加了可能性。
为什么在长沙走马楼的

古井中会出土数量如此庞大
的简牍？这个问题不仅是人
们首先考虑到的问题，也是
这批简牍发现之后一直困扰
着文化、考古学者的问题。专

家们提出了各种假设。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战

乱导致简椟埋于井中。东汉
末年，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无
论是中原腹地还是边远地区，

到处是兵戈之灾，这批简牍可
能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被丢弃

在井中的。但是这种假设存在
明显的漏洞，长沙偏于长江以
南，东汉建安二十年（215
年），吴蜀两军战于长沙，建
安二十四年（219年），湖南
全境均被孙吴占据。到公元
229年孙权称帝时，长沙已属

吴多年，自从孙权占据长沙
后，战争较少，特别是“嘉禾”

年间，长沙处于较为平静的时
期，是吴国的军事后方和“粮
仓”。按照常规，如果没有十
分紧迫的事件，大量的文书是
没有必要集中处理的，战乱说
似乎不能成立。

有的人认为这批简牍失

去了利用价值，是被废弃后
封存在古井里的。有人推测，
木简可能是当时在文件废弃
后将其扔进井内。从已经整
理出来的内容看，走马楼简
牍反映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基
层政权组织运作情况，几乎

涵盖了基层政权管理的方方
面面，这在当时来说也是非
常珍贵的档案，是地方政权
管理必须的资料，没有这些
资料，也就缺失了管理的依

据，会给政权运作带来诸多
不便。

秦朝末年，刘邦攻占咸阳
后，萧何首先查收了秦朝的户
籍等档案资料，正是有了这些
资料，才为以后管理富庶的关
中地区，乃至最终战胜项羽，
成就刘邦帝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可见档案文书对于一个

政权的重要性，正常情况下也
不应该大批废弃，似乎这种观
点也不能成立。

或许彻底解开走马楼吴
简的埋藏之谜，还要从这些
竹简入手，或许在那些还没
有释读的竹简中会发现问题

的答案，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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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许多生活在美国的

华人女子想找美国丈夫，自己
却苦于不会英文，加上平日里
工作、生活压力繁重，又没有
多少社交机会，因此，红娘服

务便成为美国华人社区一宗
红火的大生意。在纽约曼哈顿
经营 “亚美婚缘协会”15年

的王女士表示，从事这项业务
主要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同
胞，许多初来乍到的华人女
子，没有工作，没有身份，看不
到前途。她们渴望找到一位心
心相印的爱人，建立温馨的家
庭，就此获得关爱和安全感。

不少女性喜结良缘后，令其整
个人生都改观了。不过王女士
开门见山地告诫，首先，华人
女子寻找异国的人生伴侣，重
要的是需抱有正确的人生态
度。如果华人女子要求适当，

不是不切实际地要求这要求
那，仅想找个爱她、支持她的
老公，是很好办到的。就怕有
些女同胞一心巴望攀高枝，
要知道美国有钱的律师、银
行家之流，不是随便就往“婚
姻围城”里跳的。到婚缘协会

来找老婆的老美，大多是些
观念传统的人士，他们专情
于华人女子，就因为喜欢华
人女子身上的传统古典美
德。若他们面对的是一位重
钱的势利眼女士，那么中国
女人在其心目中原有的美好

形象就会丧失殆尽。
婚缘协会所有的会员资

料都建立了电脑档案，登记
人的工作机构、电话亦会一
一认真核实，然后红娘们会
根据个人条件及其要求，进
行细致的鸳鸯配。婚缘协会
还通过主流媒体积极宣传。
协会每个月都发布新人资

料，目前有活跃会员五千多

人，男女各一半，年龄多在 30
至50岁之间。会员中未婚的

老美男子较多，离异的中国
女子较多，因为中国大陆女
子 30岁前大都已经结婚生
子，而三四十岁还是王老五
的老美男人则是很普遍的社
会景观。对于想重拾婚姻第
二春的大陆女子来说，首先

非常幸运的是，老美男人绝
对不在乎女方有过 N次婚
史，带着孩子嫁过来他们也
很开心，并欣喜白捡了当爹

的便宜。老美择偶原则只有

一条，只要爱他这个人就称
心如意了，其观念和中国男

人非常不同。
一位年届五十的美淇女

士 ， 尽 管 其 英 语 仅 仅 是
ABC，但她决意非美国白人
不嫁，主要原由是因为“省
事”。美淇表示自己看得既
精辟又透彻，一，美国人的

子女长大后离家自立，顶多
圣诞节时过来父母家串串
门，不会干涉父母的再婚。
二，美国人家庭成员间经济
上各自单过，没有抚养下一
代的负担。三，美国男人不嫌

弃拖油瓶。四，自己和孩子能
够一步到位地办妥留美移民
手续。通过婚介所的牵线，美
淇认识了一位近六十岁的美
国白人工程师。尽管此君离过
两次婚，但子女早已离家工
作，没有任何负担和牵挂，完

全符合美淇的要求。该老美本
着承诺，经过两年的努力，费
尽周折总算把美淇母女办来
了美国。其中的一个插曲是，
为了从美淇前夫那里夺回女
儿，老美付了美淇前夫一万美
元的“精神赔偿费”。

这对夫妻的生活显然多
半得依靠肢体语言，对于洋
婚，美淇表示，虽说老美老公
对自己挺体贴，但孤独是每天
难免要面对的折磨。不过，为
了在美国上大学的女儿，她决
心咬牙在异乡拼搏下去。

王女士解释，华人女子期
盼找个美国丈夫，并不单纯为
是了绿卡。只要与老美领了结

婚证，绿卡以及美国公民身份
便自然可以到手。对于个别华
人女子利用婚姻骗取美国绿
卡的事件，王女士强调她仅见
过一例。一位40岁的华人女
子，嫁给一个70岁的美国老
翁，拿到绿卡后就跑到加州去

了，从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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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刘芳芳和孟爱军每到下班时
间，便在铁道局门口等着，一
见马副总的车出来孟爱军便
忙不迭地骑着他那辆老式的
摩托，载着刘芳芳“突突突”跟

上去。“肉包铁”跟踪“铁包
肉”，实在是不容易。好在上海
的交通拥堵，勉强还能跟得上。

这样跟了两三个星期，他
们发现马副总每天都是准时
上班准时回家，连应酬也很

少。双休日一大早，他和老婆
出去买菜，肩并肩有说有笑。
一家三口去过一次城隍庙，一
次世纪公园，还逛过一次淮海
路。他们在里面吃喝玩乐，刘
芳芳和孟爱军便在外面等着，
一个前门一个后门，连上厕所

也不敢，生怕跟丢了。
“他娘的，搞了半天还是

个五好家庭。”孟爱军骂道。
他们发现，马副总每个

星期五都会提早一小时下
班，到城西的一家医院，每回
进去半小时便出来。一次孟

爱军到里面上了个厕所，出
来时笑嘻嘻地对刘芳芳说：
“老头子看的是泌尿科，肯
定前列腺不大好，小便滴滴
答答不干净。”

刘芳芳摇摇头，说：“你
这个人啊，总归没好话。”

孟爱军一笑：“怎么没好
话了？我算是客气了。没说他
是梅毒———”话刚出口，忽地
停住了，张大嘴巴朝刘芳芳
看。刘芳芳也一下子意识到
了，朝他看。“不会运气这么
好吧？”孟爱军朝天吹了记口

哨，眨了眨眼睛。
刘芳芳咬着嘴唇，心扑

通扑通地跳。“就看老天爷
帮不帮忙了。”她说。

孟爱军托了几层关系，几
天后，找到一个朋友的小姨子

的妯娌的表妹，是这家医院专
管病卡的后勤员。孟爱军送了

她一条进口的羊毛裙。她翻出
马副总的病历，看了，告诉孟
爱军：是淋病，上个月发现的，
正在药物配合针灸治疗。

刘芳芳到财务科领钱。是
一张十五万元的活期存单。出
纳让她在旁边签个字。刘芳芳

签了，激动得手都有些抖了，
将自己的名字签得歪歪斜斜。

她本想到马副总那里去
打个招呼，想想还是算了，人
家钱都给了，又何必让他难
堪？她想起前几天那个电话，

从声音便能听出，这个人彻底
崩溃了，连话都说不利落了。

像是被人抽去筋的虾，软了。
刘芳芳到银行把活期存

成定期，兴冲冲地回到家。孟
爱军已经摆好了几盘熟菜，
又炒了个新鲜的西兰花，红
红绿绿一桌子，再开瓶红酒，

满满地倒了两杯。
“干杯!”孟爱军举起酒，

笑道，“他娘的，总算要到钱
了。”“是啊，”刘芳芳把酒杯
跟他碰了碰，一饮而尽，“像
做梦一样。想想也是巧，他怎
么就会得那种病呢？”“那还
用说，肯定是玩女人的时候
不当心，安全措施没有做

好。”孟爱军嘻嘻笑道，“也
不光是男人，女人乱搞也有
的是。”

刘芳芳瞥见他的神情，
明白他在说他老婆。不晓得
该怎么答腔，便举起酒杯，
说：“这次多亏你了，没有你

天天载着我跑来跑去，我也
要不到这笔钱。”

孟爱军挥了挥手：“小意
思，你跟我客气啥？”

刘芳芳又道：“过两天我
请你吃饭，吃川菜———让你
家小王也来。”

孟爱军嘿地一声：“她会
来才怪。外面有的是人请她
吃饭。她都忙不过来了，鲍鱼
龙虾顿顿有，她哪里看得上
我们这种饭？”

他说着，又在自己杯子
里倒满酒，一口干了。刘芳芳

连忙岔开话题：“想想也真好
笑，我还担心那小姑娘来抓
我的把柄，结果反而是抓到
了马副总的把柄。”

孟爱军说：“所以说呀，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
不是有句话叫‘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嘛。她上门来讨钱，
把你烦个半死，可到头来，你
还是受了她的启发。嘿。”

NOPQRG+

他的表兄奥里奥拿起其

中一页纸，默默观察了一会
儿，下结论说：“这些东西绝
对不会早于十九世纪。”
“你怎么知道的呢？”我

不解地问道。
“因为我是历史学家，已读

够类似的文件了。”他笑道。
我们顿时陷入沉默的沉

思中。
“我亲爱的，”奥里奥接

着说，“我们还没有继承一笔
财宝，而是继承了一次探索，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

一样。”
路易斯问道，“我需要接

着念下去吗？我想对他而言寻
找的过程毫无意义，他只关心
宝藏。”
“我出生在内陆，但我的

命运应该是在海上，”路易斯

接着念道，“我不是贵族，我
父亲是个自由人，善良的基督
徒。我没有被封为骑士，尽管
我做出了很多功绩，但是在圣
殿骑士内部我们宣誓要恪守
谦虚，我就一直保持着出生时
的阶层……特里波利落到了

萨拉瑟罗人的手里，这场保卫
战中牺牲了很多有名的加泰
罗尼阿亚圣殿骑士，在那悲惨
的一年里，最终我宣誓成为了
一名真正的圣殿僧侣。
“接下来的大统领就是

阿克雷。……阿克雷被围困

了，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一个
悲剧的结果。我接到的命令是
首先救我们的圣殿骑士兄弟
们，然后救僧侣和其他一些有
意义的人。有一天，我们听到
了一声巨响，就像地震了一
样，然后就听到了那帮傻瓜攻

占了城市的尖叫声，专用船只
的资源和空间都非常有限，我
们不得不把相当多的人挡在
外面，那些基督徒、妇女和孩

子们和老人们，明知道他们在
如此的混乱中的城市里绝对找

不到第二个容身之处，我的心
都要碎了……”
“等一下，” 我要求道，

“请你不要再念了。”路易斯停

下来了和奥里奥都奇怪地看着
我。我感到浑身颤抖，汗毛直
竖，难受得双手掩面。上帝啊，
刚刚听到的那个故事不正是我
在纽约的公寓里，就在几个星
期之前，晚上经常梦到的那个
场景吗？竟然有人在我做梦的

几百年之前就把它描述了下
来。倒塌的高塔，灰尘的浓雾，

四散的人们，还有刀光剑影
……我这下子明白了：那些圣

殿骑士不让平民百姓去他们那
个太过狭小的工事避难……这
简直不可思议，太荒谬了。于是
决定告诉他们，让他们分享我
这个奇怪的感受。

奥里奥挠了挠头，陷入了
沉思。“多么奇怪的巧合啊。”

他说。
“巧合？”我大叫道。
“跟我母亲谈谈。”奥里

奥提醒我，“去跟阿丽西娅说
说你关于阿克雷的梦境的事。
也许她的巫术，或者确切地
说，是她对现实世界另类的视

野会对你有所帮助。”
阿丽西娅把我的手放在

她的手里，盯着我的眼睛说：
“你是跟这枚戒指发生了交
流。”
“你的意思是我的梦境

是某人在七百年前的阿克雷

真实生存的景象？”
“这个戒指看来就是个

进入过去大门的工具。恩里克
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我在阿丽西娅房间的灯
光下，看着那枚红宝石发出的
奇异的光辉。回想起自从我戴

上这枚戒指之后，闯入我脑海
里的那些种种可怕的梦境。我
只能记起一些非常模糊的片
段，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这几个
月来困扰我的奇怪梦呓的原
因。但是不论我怎么努力，也
只对两个具体的事件结果有

印象，但是却怎么也不能记得
任何重要的线索。
“这枚戒指和它的主人

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奇特的
关系。”阿丽西娅补充道，“它
利用你的能量来激活内部的
一些东西，然后给你带来的却

是那些死人的梦境。”
红宝石还闪着红光，而我

却觉得它像水蛭一样趴在我
的手指上。


